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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住一颗太阳捧住一颗太阳

秋天是从一场细雨开始的

当清晨的细雨
幽幽漫过这座小城的时候
我愿意把雨后四处弥散的暮色
归咎为秋意

当嘶哑的蝉鸣
戛然化身为叶
我愿意把洒落人间的这些碎片
当成上天派来的信使

当河流把姿态一再放低
我的双手已沾上鸟鸣的阵阵清凉
当野菊花铺出一地金黄
我看见草木已和秋风打成一片

夕光照在响水河上

晚风渐起的响水河上 一群白鹤
还在凉意弥漫的浅水处
来回走动

高傲的神情，悠闲的步履
既像在河里觅食
又像在水中集体练习漫步

西天的夕阳将落未落 笑而不语
静静洒在响水河上
就像神灵驻足山头
慈爱地凝望着人间

短歌行

你怀揣阳光 带着一个响晴的秋天
来见我就够了

何为又在离去时
随手抛下这么一大片
沁人心脾的桂香

你是把我置身于这个季节
但又让我 和我的孤寂无处藏身

秋风所到之处 暗香浮动
万物动容
就像人间突然多了三分醉意

半夜醒来

半夜醒来
尘世静得仿佛只有我一人
风带着凉意一阵阵吹过
沉睡的村庄
如一叶孤舟在清水里泊着

正值桂树开花的季节
但秋虫的鸣叫
反而极其哀怨
就像大地低处几点
忽明忽暗的灯火

我在梦中 被妻连续不断的咳嗽声
突然惊醒 闻着桂香
许久我也无法入睡

深蓝的夜空中
一轮孤悬的明月
正缓缓滑过我的窗前
静谧的光辉
多像上苍倾洒在人间的阵阵清凉

晚风辞

天色已近黄昏
田野上骤起的晚风
一阵比一阵紧
不断掉落的黄叶 一片比一片急

落在河里的了无牵挂
顺着流水远去
飘向草丛的不动声色
静静躺着
随意掉在路上的
就只得任由过往的行人
牛羊来回踩踏

当群鸟的翅膀
一次次拍凉大地
秋说深就真的深了
不过就是安身立命
万物又何必深陷忧伤

桂香帖

一定是得到了默许
秋意渐浓的尘世
才有这么一场声势浩荡的绽放

阳光太张扬了
桂花太放肆了 就像大白天
也藏在枝叶间的千百万颗星星

愈发空旷的田野
凉风就这样没完没了吹着
醉人的桂香 就要漫过天空的高远

云影 鸟鸣 黄叶
仿佛都是幻影
人间天高水长
眺望和惆怅也自带清香

远和近

站得高的人
也不一定看得远

比如现在我捷足先登
飘飘然然 就迎着晚风
站在天台山的最高处
但看到的依然只有眼前这座
熙熙攘攘的城市

哪像你 只需泡上一壶茶
拿起一份报纸
即使一个人背对黄昏
也能看到千里以外的地方

秋分帖

明月从松树林里冉冉升起时
山村的寂寥
才被寂寂的风声
勾勒出朦胧的轮廓

群星低垂，仿佛一枚枚鲜活的弹孔
缓缓西去的河流
是裸露在大地上的一道发光的伤疤

落寞的枯草丛里
除了几粒不知疲惫的秋虫
还在轻轻拨弄月光的清愁
万物的沉默 难道也有难言的忧伤

当秋天的辽远被时光的利刃
一分为二
我看见夜幕下的尘世
已随几片无声飘落的黄叶
清水般凉了下来

走很远的路去寻找秋天

我走过无数清晨黄昏
朝暮往复 依旧对明天一无所知

我听过细流无言
穿过莽莽丛林
见过梦境般辽阔的 云天与原野

我翻越过一道道山梁
走过条条河岸 座座村庄
一路向前 我还步入过那条
通向密林深处的林间小道

蓦然回首
秋天便伴着漫天细雨
无声飘落人间

草在枯黄

一个人走在秋的深处
我看见那些有名字
没名字的草
在田野上大片大片地枯黄

这特别的谢幕方式
让我想到衰老
想到寂寞地燃烧
想到那一场依依不舍的别离

午后阳光黯淡 山野漫着晚风
天气变凉 我开始怀念春天
就像我突然想起
曾爱过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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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诗）

盛夏的某天下午，乐友袁板桥
来到我家借用丹麦杜兰音箱线去
测试音响双线分音效果，落座后
说，几年没来了，要先听几曲，感受
一下之前折腾的效果，再享音韵。
随即，我选放了几曲原试线的曲
子，听后，我二人异口同声道：这哪
里是书架箱的音乐，这真是落地音
箱的感觉，这声音高、中、低音几频
段相当平衡。高音小提琴丝丝分
辨，中音的人声饱满圆润，低音的
力度与清晰度也不让其浑。

高音段穆特的《卡门》与帕尔
曼的《辛德勒名单》的小提琴曲，感
受的颤音、泛音及滑音，既可轻丝
细柔，也可粗暴勇猛，较为良好地
表现出小提琴高难度的技巧与丰
富的感情。也就是说，较好地表现
了吉普赛民族的热情和漂泊感。
帕尔曼的深沉柔弦，如诉如泣般，
表现出了主题人群的苦难与救赎。

随后，听了几曲刘星作曲的休

闲音乐《湖》，开曲的十几秒轻微的
乐音，表现出一种冷水升温般的提
示，跟着，一种明亮清脆的民乐之
音，徐徐道来。几曲贯耳，一种一
时迷茫、一时清醒、一时低调、一阵
高亢，勇往直前的气势，展现在面
前。这样的器材对这种看似休闲
放松的东西，它的过程与作用，却
也是衡量一种物器，是否经得起
考验的问题。还好，乐音徐徐浸
出了人类希望与自然的和谐宁
静，彰显人与生活的哲理。难怪
乎，《湖》的音乐面市时，圈了不少
痴迷粉丝。

接下来，为了测试竹管乐器的
表现，放起张维良的《天幻箫音》，
立马，一种悲泣的喔喔声，好似看
见了大雪纷飞，说悲就切，说冷就
凉的苍凉环境。仿佛是人生大起
大落的种种形态，并希望寻求出路
的心态。悲凉的速度与竹管的音
质，仿佛是从灵魂中流出的心声。

前段时间，赵聪《春江花月夜》
的琵琶曲，硬是火了一阵子，这些
曲目，多为玩家验证琵琶品质的曲
子。一曲既出，大珠小珠落玉盘，
颗粒般的清脆之音，鱼贯而入。春
江月夜，潮起潮落，潺潺流水，花前
月下，声音刻画着一幅，恬淡静谧，
清新典雅的美景。我试想，这不就
是中高音的纯正，砌合芳菲吗。

为了检测中低音的品质，我们
测试了赵晓霞演奏的《渔樵问答》
的经典古琴曲。声音一出，我们都
惊讶地感觉，手指拔出的那根弦
音，上下起伏，刚劲有力，浑厚泛
音，清晰下沉，仿如涟漪。时而铿
锵有声，时而轻柔似水，好一幅山
水樵渔之卷。

之后，静听了童丽演奏的红楼
梦主题曲《枉凝眉》的古筝曲，弦弦
晶莹剔透，无限地穿透耳际。古筝
的清澈透亮光鲜地表现了“阆苑仙
葩”与“美玉无瑕”的鲜活形象，童

丽饱满圆润的人声，让我们感受
到，歌声的青春可及，唱出了人生
的喜怒哀乐，唱出了封建礼教的命
运困境。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时间是检
验真理的标准。我俩听乐感受到
的平衡、清晰、圆润、饱满、浑厚、刚
劲、轻柔，不就是之前我俩反复折
腾多国线材所致吗？音响器材，多
为物理电子元器件，也是需要必要
的强强联合的折腾与“音煲”过程。

我的这些器材，经过了两次大
的折腾与数年的音煲、就如冷水煮
青蛙慢慢熟起来的过程。今天与非
常有经验的玩家袁板桥一起，品鉴
这一过程，并得到了相应的认定，就
是验证了时间就是真理的道理。

既然器材“熟”了，就让它发挥
一段时间，让它为我未来的生活，
继续增添乐趣，增强精神免疫力。

总的说来，好声音是要折腾
的，但，应适可而止。

听乐论器

那天下午从播雅湿地公园出
来，衣襟上还沾着水边草木的湿
润气息。妻子说，趁着天色还早，
去西崖山看日落吧。车子拐上工
业大道，一路向南，又在一个不起
眼的岔路口分路往山上去。路不
宽，弯道却密，盘山路一圈一圈地
绕，车窗外的风便一点一点地凉
下来，把湿地公园里带出来的那
点水汽，一丝一丝地吹散了。

西崖山并不算高，海拔不过
五百余米，却突兀地耸立在苟江
镇附近的盆地之上，像一个沉默
的巨人，把四周平展展的土地都
衬托得低矮下去。山势不算险
峻，顶上是一片开阔的草场，当地
人叫它“大草坪”。站在这里，视
野极好：天穹像一只倒扣的巨碗，
把远处连绵的山脊和近处坦荡的
田野都笼罩在里面。风从草尖上
掠过去，发出簌簌的轻响。

路两旁的灌木丛长得随意，
偶尔有枝叶探出来，在车窗上轻
轻蹭一下，又缩回去了。妻子摇
下车窗，伸手去够那些掠过的枝
叶，指尖触到便缩回来，笑着说这
风里有秋天的味道。

到了山顶，才发觉这里的风
竟是这样大。草场坦荡荡地铺展
开去，没有一棵树来遮挡。草叶
被风吹得伏下去，露出底下一层
浅浅的、发白的枯色，像一张被时
光洗褪了颜色的旧毯子。远处有
几顶帐篷，颜色鲜艳，在风中鼓动
着，像是落在地上还没来得及飘
走的云。三三五五的人散在草地
上，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不怎
么说话。风声太大了，把人间的
话语都吹散了，人也就不太想说
话了。妻子把围巾拢了拢，靠在
我身边站着，头发被风吹起来，拂

过我的肩膀。
我找了一块凸起的石头坐

下，面朝着西边。太阳还高高地
悬着，光线却已经不烈了，温温
的，像一块被岁月磨润了的琥
珀。天是那种极干净的、高远的
蓝，蓝得近乎透明。风从西边来，
掠过面颊，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
的暖意。

等着等着，天色便渐渐地变了。
最先动的是云。不知什么时

候，西边的天际浮起了一层薄薄
的云，像一片被撕得极碎的棉絮，
松松地摊在那里。太阳开始往下
落，光线便从云的缝隙里漏出来，
一束一束的，像是谁在天上拉起
了极细的金色琴弦。那些光落在
远处的山脊上，山的轮廓便清晰
起来，墨蓝的、沉沉的，像一幅用
浓墨勾勒的画。

妻子忽然站起来，说：“快，趁
太阳还没落，抓紧照相。”

她把手机递给我，自己走到
草场中间那片最开阔的地方。
逆光里，她整个人被镀上了一层
毛茸茸的金边，影子长长地拖在
草地上，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她
仰起脸，阳光正好落在她的眉眼
间，睫毛上仿佛栖着一层细细的
金粉。

“你蹲下来拍。”她指挥我，
“让太阳正好在我头顶。”

我蹲下身，调整角度。取景
框里，她的身影小小的，立在那片
金色的天穹之下，而那颗温润的、
橙红色的太阳，恰好悬在她的头
顶正上方，像一顶燃烧着的冠
冕。她微微张开双臂，仰头向着
那光，风吹起她的发梢和衣角，整
个人像一棵正在承接日光的树。
快门响的时候，天边的云恰好被

风推过来一片，那光便从云的边
缘漫开，柔柔地罩住了她。

然后她开始“玩”那颗太阳
了。这是她一直想做的事。

她先是摊开两只手掌，掌心
朝上，缓缓举过头顶。我从低处
往上拍，她的手便正好托住了那
颗下沉的太阳。掌心微微弯着，
像一个浅浅的碗，把那一团温热
的、柔软的光拢在里面。指缝间
漏出几缕金红的光线，落在她的
手腕上，像融化的蜂蜜。她托着
那光的样子那样小心，仿佛手里
真捧着什么了不得的宝物，脸上
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专注。

接着她又换了姿势。右手举
起来，拇指和食指微微张开，像捏
着一枚棋子，又像捏着一粒刚刚
从枝头摘下的果实。取景框里，
那轮落日恰好被收拢在她的两指
之间。太阳变得很小了，小得可
以被她轻轻地、稳稳地捏住。她
的手指微微用力，仿佛真能感受
到那光团的温润与柔韧。风从指
缝间穿过去，那光微微颤了一下，
又稳住了。

“像不像捏着一颗糖？”她回
头问我。

她的眼睛在暮色里亮亮的，
映着太阳的余晖。我忽然觉得，
人到了某个年纪，还能这样认真
地、欢喜地去“捏”一颗太阳，是一
件很珍贵的事。我们早已过了相
信太阳可以摘下来的年纪，却依
然愿意站在风里，伸出手，做出那
个摘取的姿势。这个姿势本身，
便是一种温情的固执。

草场上的人们渐渐安静下
来。帐篷的剪影在逆光里成了一
个个黑色的、温暖的三角形。风
还在吹，但似乎也放轻了脚步。

整个世界都仿佛屏住了呼吸。
太阳终于触到了远山的脊线。
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有一只

看不见的手，把整片天空都点燃
了。云层烧起来了，从最底的边
缘开始，先是暗金，再是亮橙，再
是灼灼的红，一层一层地往上蔓
延。远山的轮廓被镶上了一道极
亮的金边，像是谁用蘸饱了颜料
的笔，沿着山脊重重地描了一
笔。近处的草地被染上了一层暖
融融的光，每一根草叶都仿佛在
微微发亮。

妻子安静地站在那片光里，
侧过脸，看着西边那场盛大的燃
烧。光落在她的侧影上，把她的
一半面孔照得透亮，另一半沉在
温柔的暗里。风吹着她的头发，
一缕一缕地，缓缓地飘起来，又落
下去。那一刻，她自己也成了这
暮色的一部分。

光一点一点地收了。先是红
色褪去，再是橙色暗下去，最后那
束光从云缝里消失的时候，整个
草场像是被谁轻轻放下了一床灰
蓝色的被子。风又大了起来，带
着夜的凉意。远处城市的灯火星
星点点地亮了。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
了。月亮爬上来了，半边，清亮亮
的。妻子走在我前面半步，脚下
的碎石发出细碎的声响。

她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了看
月亮，又回头看了看那座隐在夜
色里的山。

“明天太阳还会出来。”她说。
我应了一声，没有说出口的

是——明天出来的那颗太阳，已
经不是今天这一颗了。今天这一
颗，已经被她用手捧过，用指尖捏
过，收进了比天空更深的地方。

寻找秋天


